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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谈“弄松”

文并图 / 沈一珠

老里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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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冷了，杮子红了

    上海话里“弄松”是捉弄，

欺辱的意思，也有写成“弄耸”
的。范寅在《越谚》中写道：“笻

松，呼若弄送。《扬子·方言》中
写道：骂也。越诮戏弄者。”《集

韻》中写道：“一曰嬾也。”而《方
言据》卷上里的“雾淞，音梦送”

条目说：“混混不明了，谓之淞

雾......齐鲁间谓之雾淞。”无论
是弄送，还是雾淞。实际发音与

“弄松”相去甚远。
蒋礼鸿的《义府续貂·补》

说：“《蜀语》又云：‘乍晴乍雨曰
氵弄淞雨’按嘉兴的说法，捉弄人

就叫弄送，音正如之，盖亦如雨
乍晴乍作，令人应付为难也。”

《蜀语》的作者是明末李实，虽
然生活在江南，但他是四川人，

《蜀语》讲的也都是四川话，不
然怎么叫《蜀语》？四川话中还

有“日不弄耸，猫儿钻灶哄”，形
容一个人灰头士脸、精神懒散、

无所事事的样子。
显然沪语“弄松”与四川话

中骂人懒散不同。比如《三宝太
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七十一

回中写道：“他船上的张道士、
金和尚都是甚么人？你怎么弄

松得到他？”也有写作“弄送”

的，如《儒林外史》第四回中写

道：“就是他的佃户，商议定了，
做鬼做神，来弄送我。”还有写

作“弄耸”的，如《水浒后传》第
一回中写道：“这两日是四月

天，农忙停讼，没处弄耸，趁闲
来此巡察，不想却遇着阮小七

一起人在此。”至于写作“弄怂”

的则有《何典》第五回：“那伙提
草鞋公人，见本官软弱，便都将

嘴骗舌头的来弄怂他。”
“耸”的本字是㩳，《康熙字

典》：“《集韵》损动切，扌葱上声，
推也。又《六书故》中‘㩳’或作

‘扌送’。”明人乐舜日的《皇明中
兴圣列传》中写道：“官旗看他

没银与他，那里肯与他们说一
句话，妻儿向前，一手送他在地

上。”直接把“㩳”写作了“送”。
《醒世恒言》中写道：“贾婆不

管三七二十一，你一推，我一

㩳，㩳他出了大门。”“㩳”

字在《何典》中则变成了

“耸”：“便将活死人扯住

背皮，耸出庙门，关门进
去了。”所以“弄耸”就是

“弄㩳”，是玩弄人的意
思。只是“弄耸”二字从

字面上不好理解，

所以李实、范

寅都将它

搞混了。

    我姆妈是浦东顾路人，我个

小姨跟我姆妈感情很深，经常让
子女来送土特产。夏天送玉米、南

瓜、甜芦粟，冬天送鸡、鸭、鱼、肉、
洋山芋。后来伊个儿子参加高考

之前住辣阿拉屋里复习，送来个
土特产就更是摸老老。

记忆最深个是，每年冬天，小

姨总要用面粉袋送来满满一袋胡
萝卜干。听说当地盛产胡萝卜，秋

收以后，挑选品相好个胡萝卜，汏
干净以后用刀一切四，浸过盐水，

再放辣太阳下头晒干。最后出来
个胡萝卜干看起来晶莹透剔，稍

带紫红色。咬起来，咸中带甜有韧

劲，味道交关赞。据说过去江南小
镇个茶馆里经常有卖腌制胡萝卜

干嗰，是一种邪气受欢迎个茶点。

我小辰光有段辰光市面浪物
资匮乏，一个冬天，胡萝卜干就是

我最好个零食。衣袋里塞几根胡

萝卜干，花一角洋钿去附近嘉兴
电影院看早早场，一面看电影，一

面啃胡萝卜干，实在有点小乐惠。
最难忘个是，去天水路奇芳

居茶馆，听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
讲《武松十回》，每次侪听得入迷，

连带去个胡萝卜干也忘记脱吃。
等到散场一摸衣袋，胡萝卜干一

根勿少，足见评话艺术个魅力。
现在，超市里各种零食看得

人看花缭乱，搿种晒制胡萝卜干
已经看勿见了。只有童年时代个

记忆，回想起来还是老捂心嗰。

    霜降，是秋天里向最后一个

节气。过脱迭个节气个十五天，就
辣我国历法浪进入冷天了。

所谓霜降，气肃而凝，露结为
霜。讲个是，天气一眼眼冷了，气

温一勿当心会降到零度以下。碰
着迭个辰光，还呒没来得及结成

露珠个水蒸气，直接就凝结成霜

花了。而随着霜降大地，天地之
间，草木枯黄，鸟兽无踪，就是一

派萧瑟气象了。
只勿过，大自然从来就是留

有余地嗰。所以，就算冷风凄凄，
落叶飘零，偏偏有杮子树，只等枯

叶落尽，杮子再会艳红。
“林中有丹果，压树一何稠”，

杮子就像一只只小灯笼，挂满辣
树枝浪。顶结棍个辰光，一棵树浪

可以挂二三百只，假使是一片绵
延个杮子林，搿是要有多少好看

啊？
曾经开部车子，辣盘山路浪

向，看到山腰里有孤零零一棵杮
子树，树浪还挂辣三两只杮子，辣

荒野里，红得弹眼落晴。偏偏看得
着，撩勿着。有一个过路爷叔，奋

勿顾身下去，兴高采烈采得来，也

是因为伊好看呀。

杮子好看，是霜降辰光个好
景；伊还好吃，更是霜降辰光个好

吃物事。霜降前后再完全成熟个
柿子，皮薄，肉鲜洁，营养来得高，

吃一只柿子，就能获得一个成人
一天当中需要个维生素 Ｃ 个一

半，所以有老话讲，“霜降吃杮子，

勿会流鼻涕”。
葛末，捧一篮杮子辣此地，祝

侬事事如意。

    小辰光白相过交关好物

事：顶橄榄核、抢四角、绕口令、
游戏棒⋯⋯大多数侪是练脑又

健身，让小朋友百玩不厌。我放
学回家做好功课，经常要白相

到姆妈喊“吃夜饭”才肯停！
其中游戏棒个大名叫“七

彩金银游戏棒”。其实不过就是

几十根削制光洁、漆成五颜六
色个竹棒；两根中指长短、

阳春面条粗细。包装盒里

还有张“计分说明书”：标
明金、银、红、黄、蓝、白、黑

各色竹棒分值，其中金、银
两色分值最高，依次是其

他颜色。红色又分大红、淡
红、粉红、玫瑰红，绿色又

分果绿、墨绿、湖绿、青草

绿⋯⋯所以所谓“七彩”并
不只是“赤橙黄绿青蓝

紫”！当时搿种既漂亮又益
智个玩具辣文具店要卖到

2角洋钿，辣校门口附近
个小摊头浪就便宜了，勿

过颜色种类相对较少，手
感也会显得粗糙。记得当
年我总是辣铅笔盒子里囥一袋

游戏棒带进学堂，吃过中饭就
与同学一道白相一歇。

游戏规则相当简单，先由
一人拿整捆游戏棒竖直放辣台

面浪，松手以后整捆竹棒散落
辣台面浪，看起来就像脚踏车

个轮辐条，然后几个小朋友轮

流逐根拾取。假使有人触动了
其他游戏棒，搿轮游戏就结束

了，计算每个人拾起来个游戏
棒分值，高分获胜。然后再重新

开始下一轮游戏。听起来好像
呒没啥难度，其实白相起来并

勿容易，比如某根高分竹棒辣
其他竹棒下面，为了避免搿根

高分竹棒被其他小朋友拿到，
轮到侬出手个辰光就要想办法

先拿伊拾起来，其中有勿少窍

门，如“揿

头 ”“ 拎
腰”等等。当然，

假使竹棒重叠得结
棍了就呒没办法了，拿

现在闲话讲就是“可望
而不可及”，只好让拨下

家来。
记得当时每次白相

个辰光，教室侪会有一
圈人辣旁边出主意、算分

数、大呼小叫，开心得勿得

了。有戴“护导”臂章个
老师路过也勿会训斥阿

拉，有辰光还立辣旁边帮
阿拉出主意。老师讲迭种

游戏可以提高计算能力。
现在年纪大了，当然

勿会再痴迷搿种小游戏，
但是回想起来，搿种游戏

棒的确有利于培养耐心和

动手能力。啥人心浮气躁，
啥人心平气和，辣游戏当

中侪会清清爽爽反映出
来。大家从小侪懂了：眼睛

专门盯牢高分金、银棒，只
想快点抢到手———嗨嗨！

心急吃不着热粥：手忙脚
乱当中偏生就会犯规，结

果连低分棒也拿勿到几根。假

使当当心心一根一根拿，说勿
最后个高分金、银棒反而落到

侬手里。
前段辰光，偶然从网浪看

到游戏棒个介绍，但已经搞成
盒装圆木棒个“精装豪华型”。

大约是考虑到细竹棒不安全，

就是颜色太少，看起来单调。我
忽然想到现在个小朋友勿缺各

种高科技玩具，但是对小囡来
讲，玩具个科技含量勿见得越

高越好，勿少高档电子玩具放
辣橱窗倒是蛮弹眼落睛，勿过

好像除脱观赏性比较强，对小
朋友勿会有多少切实帮助。反

而是游戏棒之类个简单游戏，
更有利于让小囡动脑动手。玩

具，应当有点教育意义。

    民以食为天，古人最

初弄熟食物的方法是烧和
煮，好比今天的烧烤和火

锅。古代有多种用水煮食
的青铜器皿：鼎、鬲、釜等；

而用来表达水煮的文字则
更多：烹、煮、煠、氵臿、焯、

汆、瀹、爨、涮等等。其中，

发音近似“闸（zha）”的煠、
氵臿、瀹，继续以水煮的字义

保留在上海话中。
其实，这些上海话读

若“闸”的字，是有歧义的。
一个歧义是水煮和油

炸的混用。以“煠”字为例：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素

食》：“当时随食者取，即汤
煠去腥气。”明代徐光启

《农政全书·荒政》：“山苋
菜⋯⋯采苗叶煠熟，换水

浸去酸味”。以上两处的
“煠”表示水煮。

宋代苏轼《东坡集·侍儿时中

偈》：“百衮油铛里，恣把心肝煠。”宋
代李诫《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

“用文武火煎桐油令清，先煠胶令
焦，取出不用，次下松脂，搅候化。”

这两处“煠”意为油炸。
另一个歧义是长时间沸煮和略

滚即出的不确定。先仍以煠为例：

《通俗篇》《辞海》：“一沸而出曰煠。”
《汉语大词典》：“把食物放入汤或者

沸油里弄熟。”
再看瀹字：南朝字书《玉篇》：

“瀹，煮也。谓内（纳）肉及菜汤中，薄
熟出之。”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曰：

“瀹祭，谓瀹煮新菜以祭。”清代纪晓
岚《阅微草堂笔记》：“有仆索巨盌瀹

苦茗。”前一例表略熟即出，后两例
意为烧煮至熟透。

随着烹饪技术的不断细分和
语言的进化发展，上海人多将油

炸称作煎、氽、炸、爆；将沸水过
一下“薄熟出之”称为撩、汆、

焯、烫；而煮食物至熟透，才

称作“煠、氵臿、瀹”，如：白煠蛋
（白煮蛋）、煠毛豆（煮毛豆）、

清水大煠蟹（清水大闸蟹）。
如果是更长时间的烧煮，就

称作笃、熬、煲、炖，比

如“腌笃鲜”就是要

用慢火“笃”出

来的。

    上海人勿仅会吃，而且

吃功好，有句闲话叫：“西风
起，蟹脚痒。”大闸蟹是勿少

上海人个心头好。最近又到了

吃蟹个辰光，菜场、超市、街边小

店，到处侪能看到大闸蟹个身影。
现在生态环境好了，除脱老牌阳澄

湖蟹之外，崇明大闸蟹也来轧闹猛，
半斤多一只，看起来居然有点凶狠

霸道个气势。我勿由想起五十几年
前屋里向买蟹吃蟹个事体。

记得当时曹家渡长宁路口有条

小名叫“臭河浜”（因路边有臭水沟，
今长宁支路）个弹硌路，里向除脱有

菜场，还有各种旧货摊、“小热昏”
（一种马路说唱艺术）、马戏表演等

等，市井气氛交关浓。深秋季节一

到，西北风一刮，迭个地方就是大闸
蟹个天下。特别是从下半天开始，一

直到黄昏头，菜场收摊了（埃歇辰光
菜场只有早市），大闸蟹个摊头摆得

铺天盖地，侪是一只只老大个铁丝

笼子，里向个蟹要么拼命朝上爬想
逃出“围城”，要么“扑落扑落”吐泡

泡。买蟹个人看中哪一只，摊主就会
快手快脚伸手进笼子里捉出来，用

草绳扎起来，等到挑好几只扎成一
串，顾客付过铜钿，就可以高高兴兴

拎回家，尝鲜去了。

最闹猛个是黄昏头，太阳已经
落山，迭个地方仍旧灯火通明。有摊

主为了吸引顾客，专门用竹竿挑起
一只用三夹板锯出来个大闸蟹模

型，同一般人家摆酒席个圆台面差
勿多大，两只模型个眼睛还装了两

只 100瓦个大灯泡，果然生意邪气
好。埃歇马路浪向勿大看得到霓虹

灯，天黑了一般只有路灯照明，像搿
搭介闹猛个地方真个勿多。像阿拉

搿种住辣附近个小囡，即便勿买蟹，
到迭种地方白相相，也蛮开心嗰。

再讲吃蟹。阿拉屋里吃蟹，主要
是等阿爸领了工资，才到蟹市场去

转转，看到有价钿合适嗰就买几只。
经常听大人讲起“买蟹经”，啥个“九

雌十雄”“九月团脐、十月尖脐”之

类。买个辰光挑好雌雄，做到心中有
数。买回来之后，由姆妈动手，一只

只蟹侪边用自来水冲洗，边用刷子
刷干净。汏个辰光一勿当心，被蟹夹

手或有蟹逃出盆外也是常事。汏清
爽以后，再用扎鞋底线拿蟹捆牢，摆

进大钢精锅里蒸十分钟左右。蒸个

辰光，姆妈会拿姜末、白糖、醋、味精

等调料装成一小碟一小碟，摆到每
个人面前，等全部摆好，蟹正好出

锅。阿爸是一家之主，伊面前少勿脱
一杯绍兴黄酒。阿爸吃得高兴了，会

讲聊斋故事拨阿拉小囡听，我听得
汗毛凛凛。祖母勿吃蟹，但伊会辣旁

边出“谜谜子”（谜语），叫阿拉猜：

“卖相实在凶，钳牢勿肯松；杀杀呒
没血，烧烧满身红。”

另外，记得阿爸吃蟹真“老鬼”

（意为经验丰富）。伊耐心好，吃起来

笃悠悠，不仅蟹壳吃得清爽，连蟹
腿、蟹钳（蟹螯）侪吃得一干二净。伊

还会拿蟹钳壳拼成蝴蝶，粘辣墙头
浪好几天，老好白相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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